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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的清明节，白玉兰又来为她三十年前的初恋

情人孙光明扫墓。她发现仙人山公墓里的墓葬规格有了

很大的变化。这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生活水

平有了相当大的提高，所以，坟墓的规格也随之有了提升。

看到“精品园”里那些豪华的墓葬，白玉兰感觉孙光明

的墓太寒酸了，她也要提高孙光明的坟墓的规格。由于

当初是以她的闺蜜好友许可心的名义为孙光明办理的安

葬手续，所以这一次还需要许可心的身份证明。

    她决定去拜访许可心，可是，当她拜访许可心以后，

在回家的路上，却意外地发现孙光明竟然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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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个雨天，暮春初夏，泥腥味、青草味混杂的湿漉漉的雨天。

杨先生撑着一把伞，拎着他的书稿，冒雨来到我的办公室。他还没

等坐下来，便笑盈盈地说明来意：想请我为他的长篇小说《绿丝带》

写序言。

杨先生一脸期待地望着我，我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我一边翻

看着他饱蘸心血，耗费了他不知多长时间，一字一句写下的三十多

万字的巨书鸿篇；一边在想，我与这个年届七旬的造访者素昧平生，

对于他的请求，我是婉言拒绝，还是欣然受命？因为，我实在太忙

了，哪有时间来看他的鸿篇巨著呢？即使挤时间粗略地看一遍，也

很难触摸到这部小说品质的内核和抵达这部小说的精神深度。那么，

以我浅薄的理解，苍白的语言，又能对他的小说写些什么呢？

我正在犹豫间，忽然又一次看到了杨先生那殷切的、期待的目

光，我想，我不能拒绝。

我请杨先生坐下，他就慢慢地、轻声地说起他怆然、凄凉的身

世。他几乎把自己早年的创伤扒开来，撕裂给人看。他说到他年轻

守寡的母亲，拖带着几个孩子，因不堪人世的欺压、羞辱，而含冤

抱恨自缢身亡。这悲剧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内心，触醒了我的记忆。

在我的记忆里，我那偏僻、穷困的故乡村落，也曾有一个美丽、能

干的妇女，就是因为出身不好，受尽世人诽谤、羞辱后，丢下四个

未成年的孩子，自缢身亡。这个美丽的女人，是死于别人如刀的目光，

如刀的口舌！这就是那个特殊的年代，产生的类似的悲剧。

重叠泪痕缄锦字，人生只有情难死。心灵曾经经受如此重创的

杨先生，艰难地、挣扎着生活了下来。凭着勤劳、凭着智慧、凭着韧性，

他终于等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很快，他的生活步入了小康。

生活安定了，生活的节奏舒缓了，慢慢沉静下来的杨先生，感

觉蛰伏于心间早年的疼痛、早年的梦想悄然醒来，他渐渐地听到了

灵魂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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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压于内心的情感，加上学生时代的作家梦，终于激发了他的

动力！带着唯美的悲剧、唯美的情感，杨先生开始了长篇小说《绿

丝带》的创作。

杨先生笔下的人物命运跌宕起伏，错综复杂，有爱、有恨，有情、

有意，有生、有死……

人生自古有痴情，此恨不关风与月。

杨先生这部小说，以从河南逃荒来到丽城县柳林乡柳树庄孙家

的悲情、母亲的悲情为背景，描写了孙家好学俊朗的儿子孙光明，

与他美丽聪慧、善良痴情的女同学白玉兰的纯美、凄怆的爱情。绿

丝带是道具，也是主线。

在这个残酷、唯美、凄楚的爱情悲剧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穿越时代，穿越岁月，栩栩如生地向读者走来，向人们诉说着那个

特殊的时代，悲剧的人生、忧伤的爱情。

读书聪颖的孙光明，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破格录取 J 省丽城高

中，在帮助女同学白玉兰提高成绩的同时，两颗年轻的心、两个默

契的灵魂，产生了爱情。然而，三年以后，白玉兰以优异的成绩考

取了国家级重点医科大学。而孙光明，尽管考分高于白玉兰，因为

是地主子女而名落孙山。

由于俩人的身份悬殊，在现实和爱情的双重逼迫下，为了心爱

的人，孙光明带着悲戚的爱、泣血的心选择了逃避。

三十年生死两茫茫，孤坟一座叙衷肠。

孙光明在选择逃避的过程中，一个意外、一幕插曲、一场车

祸……

追寻爱情、思恋爱人的白玉兰知道了一场惨烈的车祸，她以为

她的恋人已死，悲痛欲绝……

痴情的白玉兰，自此锁住心房、独身不嫁。年年清明，岁岁寒食，

白玉兰都要到“孙光明”的孤坟上去祭奠。一哭痴情，二叙衷肠……

然而，在三十年后，她却又意外的得知，她日思夜想的初恋情人孙

光明并没有死，依然活在世上……

《绿丝带》是一部催人泪下，忧伤而悲情的爱情故事。我读后，

黯然泪下。希望有更多的读者，能够静下心来，细细的品味。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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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历史，展望未来，激发动力，为实现自己的所有梦想，也为实

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陈芳梅  2015.8.16

（陈芳梅：常州作家协会副主席、溧阳作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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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清明扫墓

清明时节不清明，一忽愁雨一忽阴，

满天雾霾何时散，只盼春风下天庭。

30年前，这是白玉兰第一次为她的初恋情人孙光明扫墓的时候，

在她的日记里留下的一首诗。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你

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孙光明就是这场斗争的牺牲品。30年后的今天，

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也没有了当时那种无限上纲的

阶级斗争。如今，到处都是欣欣向荣的景像，若是孙光明地下有知，

他也一定会为今天的和谐社会而欢欣鼓舞的。

又是一个清明节。今天是个晴朗的日子，春风早已吹散了所有

的浮云，没有了雾霾。到处是一片春意盎然的景象，用万里晴空来

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白玉兰早早地来到了西山陵园。她每年的清明节都要来为她的

初恋情人孙光明扫墓，以寄托她无尽的思念。

西山陵园依山而建，坐北朝南。山上是郁郁葱葱的松柏，山下

是清澈蜿蜒的濑江，遥遥相望。

陵园的大门楼，建在西山的南麓。大门楼建设得豪华壮观。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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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兰来到门楼前，看到这里比去年又漂亮了许多，气派了许多。正

中间的两根门柱之间可并行四五辆轿车，两边还各有一门柱，这两

个门柱之间的距离也足有五六米宽。四根大圆柱子都盘上了黄色的

金龙。这大概是最近赶在清明节前才加上去的，因为那上面的色彩

很鲜艳。四根柱子中间的顶端是紫英石的石坊 ，正中间一块写的是

“西山陵园”四个大字，左右两边的石坊上端的高度正好是中间石

坊下端的高度。两边两个石坊上分别写的是“幽境别墅”和“世外

天堂”。

白玉兰仔细看了看这两块石坊上漂亮的字体，露出了些许的笑

容，她想，倘若人死了真的有灵魂的话，这几个字，也许对他们是

最大的安慰，特别是对那些艰苦清贫的人而言：劳碌了一生，没能

住过象样点的房子，没有过上一天真正舒心的日子，死后来到这里，

也能住上别墅，过上天堂般的生活，这不免也是一种安慰；再有，

到了这里，大概也没有了贫富的差别。进了这个门楼，就都住别墅，

都过上天堂般的生活，这又是何等的快乐呢！

走进门楼，迎面是高大的纪念碑，上写“革命英雄永垂不朽”

八个大字。这个革命英雄纪念碑，座落在高大宽阔的水泥台的座基

上，虽然没有天安门广场上的纪念碑雄伟高大，但在丽城这个小县

城，却也显得蔚为壮观。想起当年将孙光明的骨灰葬来这里的时候，

这里不过是一座小荒山，漫山遍野都是杂草，中间夹杂着几株小刺

柏树，几乎在每棵刺柏树的旁边都有那么几个零星的馒头大的小坟

堆。现在的这个大门楼，以前根本没有，就连这个革命英雄纪念碑，

那时候也只不过是一块不到两米高的水泥板，写上几个字，孤零零

地竖立在进口的路边。

白玉兰默默地站在那里，瞻仰着眼前这雄伟的大门楼和高大的

纪念碑，她的心事被带到了 30 年前那个难忘的黑色的八月……

那天，白玉兰正在自己家门口洗衣服，邮递员送来一份电报，

叫她签收，她用干毛巾擦了擦手上的水，在邮递员递过来的一张纸

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好奇地打开那张没有封口的电报信封，

抽出里面的电报，摊开一看，上面写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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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2053）处（5710）发（4099）现（3807）一（0001）名（0682）

死（2984）者（5074），身（6500）上（0006）带（1601）有（2589）

你的（4104）地（0968）址（0968），特（3676）电（7193）告（0707），

速（6643）来（0171）我（2053）站（4541）处（5710）理（3810）。

……H省 L市火车站。

白玉兰云里雾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名死者”，“有你

的地址”。怎么会有我的地址呢？带着一连串的疑问，她跑到母亲

身边，问道：

“妈妈，H省 L市有我们什么亲戚呀，我怎么不知道呢？”

“H 省 L 市，我们没什么亲戚呀！怎么啦？怎么忽然问起这个

来啦？”

“没有，那这是怎么回事啊？”她拿出电报，念给妈妈听。妈

妈听完，也觉得奇怪。

“等你爸爸回来再说吧。”

晚上，爸爸回来了。念给爸爸听，爸爸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

就去叫来早已分门立户并担任小学教师的大儿子建华。建华拿着电

报，左看看，右看看，忽然，他好像想起了什么，问道：

“爸爸，我不是听你说我有个小姑小时候因为家里穷，养不活，

爷爷把她抱给了一个走村串户的算命先生，后来渺无音信，会不会

是她呢？”

“是她？那时她才多大，会记得我们家的住址吗？再说，她死

了，她家里的人还会通知我们吗？”爸爸说。

“说不定是小姑的什么亲人呢？”

“小姑怎么会知道小兰的名字呢？”

“小姑不知道小兰的名字吗？”建华问。

“那时小兰出生了吗？”爸爸问妈妈。

“出生了吗？记不清了。”妈妈也记不起来了，因为旧社会是

不搞计划生育的。媳妇生孩子，婆婆仍然在生孩子，这是常有的事。

舅舅没有外甥大，姑姑没有侄女大，一点都不稀奇。大家想来想去，

算来算去，始终找不到头绪。最后，还是爸爸作了决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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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建华和小兰俩人去 L 市，电报既然发到我们家来，就一

定与我们家有关系。这几天队里忙得很，我没空。你们学校现在正

在放假 , 你就陪小兰去一趟，如果让她一个人跑这么远的路，怎么

能放心呢？”

于是，兄妹俩第二天清早就动了身。第三天的傍晚，他俩赶到

了 L市火车站，一下火车，俩人就直奔站务室。

接待他们的是车站的党支部书记，姓顾，人很热情。他先给俩

人各倒了一杯茶，问了一些路上的情况，然后叫他们放心。他说车

站会安排他俩的食宿，并协助他俩办好死者的善后事宜。

可白玉兰急了，她问 :

“我们还不知道死者是谁呢？”

“别急嘛，听我慢慢说。”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慢吞吞地说：

“８月２号下午七点多，天还没黑，但车站已亮起了灯。本站

开往北京的 124 次列车刚刚出站，在出县城边的拐弯处，发现一名

男子趴在轨道上，尽管司机紧急刹车，但列车还是从他的身上碾了

过去。当我们赶到现场时，他已被碾得粉碎，就连头骨也没有一块

成型的。初步判定此人属于卧轨自杀。据司机和目击人称，当时此

人只穿了一条短裤衩。所以，我们在清理现场的时候，什么也没找到，

只有一些碎骨。那天，天气很热，我们只好赶快将这些碎骨送往火

葬场火化。骨灰在这儿，交给你们。”他拿出一个红布包，放在台上。

又说：

“我们在火车路外面还捡到一个帆布包和一个网袋，我检查了

一下，里面就几件换洗衣服和一件毛线衣，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在他的日记本里，我发现了这张照片，照片后面有白玉兰的名字和

地址。根据这条线索，我们才向你们发出了电报……”

顾书记又拿出了一个那个时代流行的草绿色的帆布包，从里面

拿出一个日记本，从日记本里面拿出一张照片，是白玉兰的彩色的

半身照……

白玉兰的头“嗡”的一声，心紧缩了起来，顾书记又说了些什么，

她一句也没听清。她赶紧把书包抢过来翻了一下，发现了她自己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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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织的毛衣和孙光明所穿过的再熟悉不过的旧衣服，就一下子倒在

了椅子上，不省人事……

孙光明死了？他怎么会死呢？她不相信，这，一定是在骗她，

她要赶快去找他。

白玉兰拼命地往前跑，她想，她一定要去找他，不管他躲在哪儿，

她也要找到他。

她又来到了柳树庄，来到了那次批斗孙光明的那棵大柳树下。

可是，这里一个人也没有。她转身朝小桥边孙光明的小茅草屋看过

去。忽然看见茅草屋着火了，整个屋顶全烧起来了。她急了，拔腿

就往那儿跑。跑到桥边上的时候，发现小茅草屋已经烧光了，什么

也没有了，连灰烬也没有看见。她哭了，她哭得很伤心：孙光明连

住的地方也没有了……

她正哭得伤心，忽然觉得眼前亮了许多。她擦了擦眼泪，睁开

眼睛一看。刚才混混沌沌的宇宙变成了明亮的世界。眼前的一切，

变得异常清晰，她能看得很远很远。她能从柳树林的间隙中看到柳

林镇，柳林镇上的人们走来走去，她看得一清二楚；她也看到了孙

家村，孙家村上，一个人也没有，死气沉沉；回头再看看柳树庄，

柳树庄也是死一般的寂静，连狗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真是另一

番的万人空巷；她又顺着河堤朝柳溪河的下游看过去，看到了水库，

水库已经干枯了，水位下降了许多。那里有许多人。对了，她突然

想起来了，全县人民都在抗旱，人们都集中到那儿去了。

这时候，她才发现，脚下的柳溪已经干涸了，鹅卵石乱七八糟

的堆满了整个河床；河堤上的柳树都没有了叶子，只剩下光秃秃的

枝干；田野里的水稻变成了黄色的茅草，一把火就能将它们烧得干

干净净；山上也是光秃秃的，一颗树也没有，只有那些突兀的怪石

像魔鬼的眼睛一样散发出可怕的蓝色的火焰。

怎么会这样？白玉兰奇怪了，大地上怎么没有了生物，甚至没

有了生命！

呵，对了，丽城县正遭遇百年大旱。前几天，她还陪同县委抗

旱指挥部成员到各公社检查抗旱工作情况，旱情的确非常严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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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队今年可能是颗粒无收。

柳林公社也是一个重灾区，他们去检查那天，柳溪河两岸的田

野里，大路旁，山冲间，红旗招展，一片繁忙景象。柳溪河上筑起

了十三道拦水坝，每道坝上一台大型柴油机和一台抽水机，将水库

里的水一节一节地往上翻，送到山冲间的梯田里。沿途挑柴油的人，

送草包（装土筑坝用）的人，巡视水路的人，传送信息的人。你来我往，

川流不息。

对了，孙光明一定也在那儿抗旱，水库那边那么多人。他一定

在那里，她要到那儿去找他。

她来到了水库的抗旱工地，这里简直是人山人海。这些人有的

挑着担子，有的拿着挖锹，有的扛着水管，有的守在抽水机的旁边。

抽水机边上的柴油机正发出震耳的“突突声”，小烟囱里冒出阵阵

黑色的浓烟。

白玉兰在这些人群中穿梭，她睁大了眼睛，在人群中搜索着孙

光明的人影。

这里没有一个她认识的人，她向这些人打听孙光明的下落，可

是没有一个人理她。甚至，她在向他们问话的时候，他们连看都不

看她一眼。

白玉兰又哭了，她边哭边喊着孙光明的名字。

“孙光明已经死了，你到哪儿去找他呀？”身后传来了疑惑的

声音，白玉兰赶紧转身来到那个人的面前。

“你怎么知道孙光明死了？他死在了哪里，他为什么会死呢？”

“他是在自己家里死的，是太阳的温度太高了，热死的！”

“他妈妈呢？”

“也热死了，你看，他那个小房子都被太阳晒成了灰，人还会

活着吗？”

“这不可能，你们一会说他是卧轨自杀，一会说他是被太阳晒

死了，肯定都是骗我的，他一定还活着，我一定要找到他，我肯定

能找到他。”

“你不相信？这么多太阳都照向了他那个小茅草屋，他那个茅

草屋还能经受得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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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生长靠太阳’，太阳是一切生物的依靠，怎么会把他

晒死了呢，你怎么说我也不相信！”

“不相信，你看看天上，那是正常的太阳吗？再看看你眼前的

大地，再看看他那个茅草屋，不由你不相信。”

白玉兰听了，环顾四周，果然是满目萧条，除了眼前的人群，

大地没有一点生气。没有看见一点绿色，整个宇宙都是白色的。不，

是黄色的，是红色的。她再看看天上，天上果然有好几个太阳，只

见这几个太阳的光线遮住了中间那个正常的太阳，全部射向了一个

方向。她顺着方向看过去，一股股灼热的毒辣的阳光全部射向了孙

家村，射向了孙光明的茅草屋。孙光明的茅草屋又燃起了熊熊大火，

火光直冲云霄……

白玉兰拼命地朝那个方向跑去，并大声哭着，喊着：

“孙光明！孙光明……”

“小兰，你怎么啦！快醒醒。”大哥推醒了她。

当白玉兰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大哥正焦

急地看着她。见她醒来，舒了口气，赶忙说：

“小兰，你总算醒来了，可把我吓坏了。”

白玉兰一下子拉住大哥的手，哭道：

“大哥，他是孙光明呀，孙光明死了，我可怎么办呀？”说完，

又哭了起来。

“孙光明？什么怎么办呀！这不正好吗，你早就该和他断绝关

系了，早知道是他，我们就不该来。”

白玉兰一下子坐了起来，怒视着大哥，她像不认识他，简直像

要和他拼命似的看着他，牙齿咬得格格响。忽然，又无力地倒在了

床上。她再一次昏了过去。

当她第二次苏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１２点多了。病房里

静悄悄的，人们都进入了梦乡，唯有她的大哥还眼睁睁地守在她的

身旁。

见妹妹醒来，大哥舒了一口气，他再也不敢刺激他这个倔强的

妹妹了，他知道，妹妹的第二次昏倒，他是罪魁祸首。所以，他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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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敢大意了，赶紧俯下身子，在妹妹耳边轻声地安慰道：

“小兰，不要生气，原谅大哥，是大哥不好，大哥不该伤你的心，

但事已至此，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白玉兰没有理他，翻了一个身，背对着大哥，暗自抽泣。

白玉兰暗自思忖，孙光明为什么要卧轨自杀呢？这怎么可能

呢？根据她对他的了解，根据孙光明的性格，他决不会自杀，因为

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在她面前说过，他不相信这个社会会永远处在勾

心斗角之中，他更不相信社会会无休止地搞这种形而上学的阶级斗

争。总有一天，一个和谐的社会会取代这个人人自危的斗争氛围，

朝着和睦的、欣欣向荣的时代发展。他说，他坚信，他一定会看到

这一天，他也一定要等到这一天。而且，她前天还收到了他的一封

信，在信中他还说，他要为他的母亲报仇。他说“君子报仇，十年

不晚”，“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可是，才仅仅相隔一天的

时间，他并没有等到他所盼望的那一天，怎么会跑到这么远的地方

来自杀呢？她开始疑惑，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孙光明？

她实在不希望这个卧轨自杀的人真的是孙光明，她想找出理由，

来证明这个人不是孙光明，而应该另有其人。她希望孙光明没有死。

她希望还能看到他。

可是，这个帆布包，这件她亲手编织又亲手送给孙光明的淡黄

色的毛线衣；还有，她赠送给他的自己的彩色照片以及照片后面自

己的亲笔题字，这还会有错吗？这不是他还会是谁呢？这到底是怎

么回事呢？

白玉兰心如刀绞，她在努力琢磨一个个细节，希望从中理出个

头绪，从中找出这个人不是孙光明的线索。

当她又一次迷迷糊糊地昏睡过去的时候，她看到了孙光明，孙

光明在前面跑，她看着他的背影，想追过去。但是，她感觉自己的

腿像灌了水泥似的，一步也挪不动。她想喊，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

正在着急，她忽然看见孙光明停住了脚步，回头望着她笑，并向她

招手，叫她过去。这时，她感觉脚可以走动了，就慢慢向他走去，

眼看俩人的距离越来越近，快到面前的时候，忽然一条大河横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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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将他俩隔开了。她急了，就大声喊，这下，她喊出了声音：

“你快来背我呀，你不是背过我吗，快过来呀！”

“那是以前，现在，我不能背你了。”

“为什么？”

“因为我是四类分子子女，不能害了你。”，

“为什么老是这句话，我不愿听，我就是要和你在一起。”

“你不要追我啦，我把你的东西还给你。”话音刚落，只见他

从对面扔过来一个东西，黑乎乎的，长长的，掉在她前面脚边的地上。

白玉兰捡了起来，原来是她送给他的牛皮皮带，她拿在手里，准备

再扔过去，却发现河对面的孙光明已经不见了，她又急得大声喊： 

“孙光明……”她没有看见孙光明，就用双手在嘴边做成一个

喇叭形，放声高喊：

“孙——光——明——”

“你怎么了，小兰，小兰！怎么啦？”大哥又急忙推了推她，

关心地问。

白玉兰醒了，她仍然没有理睬大哥，她甚至在心中责怪大哥不

该把她从梦中弄醒了，她要是没醒的话，说不定孙光明马上又会在

梦中出现，来到他的身边，她又可以和他说会话，那怕是在梦中多

呆会也好，也是一种安慰。甚至，就这样永远在梦中才好呢。

忽然，她想起了刚才梦中的一个细节——是呀，那个牛皮皮带

呢？我送给他的皮带怎么没看见呢？刚才顾书记说有人看见他只穿

了一条短裤衩，短裤衩是不用系皮带的，皮带没有系在身上，书包

里也没有。那么，他的皮带呢？因为这个皮带是她俩交换的信物，

他说过，他一定会保管好这根皮带，看见皮带就像看见她一样，那么，

皮带一定在他身上。由此可见，这个人还真的有可能不是孙光明。

她忽然翻身对大哥说：

“我要见顾书记。”说完，一骨碌坐了起来 , 就要下床。大哥

一下子按住她，说：

“你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到哪里去找顾书记呀？”

白玉兰看了看墙上的大钟，已经是深夜一点多。是呀，这深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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